二、秦皇岛法轮功学员遭酷刑致残案例 (11人)

（注：通过修炼大部分恢复了健康）

【海港区】法轮功学员遭酷刑致残案例

◇付伟萍，女，40多岁，秦皇岛市公交客运公司职工，1999年1月开始修炼法轮功，炼功前患有的直肠炎、便脓、便血等疾病很快痊愈。

2000年7月5日，付伟萍再次進京上访被绑架，付伟萍绝食抗议，被恶警用手铐铐住，野蛮、强行给她插鼻管灌食和输液。同年7月13日，付伟萍被非法劳教，关押到唐山开平区第一劳教所劳教。开平区劳教所残酷的折磨法轮功学员，付伟萍就遭受过长时间电棍电击，冬天绑着双手吊在树上冻，晚上不让睡觉，绑在库房窗户护栏上，在阴冷的墙根下罚站，被关小号时监室内高音喇叭从早6点到晚10点不停的放大音量折磨她。强迫劳役时，付伟萍的双手被机器里喷射出滚烫的浆水严重烫伤，一个多月劳教所根本不给治疗，现在右手大拇指变形，双手留有烫伤的疤。

2001年1月16日下午1点，劳教所所长许德山、副所长阮大国带领劳教所全体男女恶警，及向荷花坑劳教所借调的10名男恶警，开始对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拳打脚踢，用手铐子铐住后拖入操场、菜园、养猪场等地飞吊在树上和柱子上折磨。付伟萍被飞吊在操场的树上，同时被吊绑的学员有近百人，从早上7点左右一直吊到晚上10点多，那天外边气温很低，学员们被冻的不能动。

2001年1月19日，早晨六点出操时，付伟萍看到另一法轮功学员郝建玲被飞吊在树上示众，付伟萍说了句公道话，女恶警魏群 等人就一起上来，拧胳膊、按脑袋、捂嘴，随后劳教所男队供应处处长王学礼 带领二十几名男恶警强行将付伟萍绑在操场的铁柱子上，电击付伟萍的脸和嘴，接着又一个一个的电击付伟萍十个手指，然后又将付伟萍拖進会议室，逼迫她下跪，不跪旁边的恶警就拧胳膊、按脑袋跪下，王学礼 满嘴污言秽语，手持电棍持续电击付伟萍头部、后脑勺、中枢神经、后脖颈子，至少30分钟后，2被拖出在墙根罚站。遭电棍电击折磨三个小时后，付伟萍的脸全部肿起来了，脸的肉已被击烂了，满脸全是水泡，嘴肿的撅起很高不能進食，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，满头都是泡，后脖颈子也全是水泡，晚上根本不能躺下，那种痛苦真是生不如死。半月后，付伟萍双脚脚趾针扎一样开始疼痛，小便失禁，每天肚子憋得胀疼，解一次小便全身是汗，行走更是困难。疼痛让她晚上不能入睡，整整6个月的晚上付伟萍都是成宿坐着。对于付伟萍的情况劳教所封锁消息，不许付伟萍对别人讲电棍折磨的事，不许付伟萍与家人接见、通信，付伟萍要求过多次去医院检查，劳教所不允许。仅11个月，付伟萍被折磨致残，不能行走，骨瘦如柴，满头白发。

2001年6月14日，付伟萍回到家，单位各级领导、公安局、“610办公室”、派出所等不断用电话或上门骚扰，他们采用电话监听、住宅监视、威胁、恐吓等方式進一步迫害付伟萍。2002年新年，恶人让单位派人从初一至十五轮流上付伟萍家监视，“两会”期间不允许付伟萍爱人上班，逼迫在家中看着付伟萍，并威胁他下岗，搅的付伟萍一家人不得安宁。

【山海关区】法轮功学员遭酷刑致残案例

◇赵焕珍，山海关法轮功学员，男， 50多岁。2001年被非法劳教，非法关押到唐山荷花坑劳教所，在“坐班”等酷刑折磨下，赵焕珍得了化脓性肛周肿胀、兼睾丸坏死性溃烂，经三次大手术，命虽保住，却留下了永久的残疾。

2000年12月，赵焕珍去北京上访，被山海关公安分局绑架并非法关押到山海关第三看守所。在非法审讯中，恶警赵鹏对赵焕珍進行了长达8小时的酷刑迫害。赵鹏把赵焕珍的防寒服、毛衣都扒了下来，只剩一件衬衣后上绳，然后往胳膊与背部的间隙塞酒瓶。不但如此，还让两个警察分别搬起赵焕珍的一只胳膊，让他疼上加疼。期间，恶人们手不闲着，不停地扇耳光，把赵焕珍打得整口吐血块儿；嘴里还骂个不停，满嘴的污言秽语，不堪入耳。开饭时赵鹏不让吃。解绳后，赵鹏还把绳合成几股，狠抽赵焕珍的头部，赵焕珍被抽得晕头转向，天旋地转。经过这次迫害，赵焕珍的身体半个月都没恢复正常。

2001年1月19日，赵焕珍被非法判劳教三年，非法关押到唐山市荷花坑劳教所。入所后，每天在小板凳上要“坐班”大约15小时，坐班10多分钟就见汗，半小时就湿透衣服，旁边的打手还经常喊着“挺”。一天下来，浑身酸痛，臀部磨得火辣辣的痛。等熬到睡觉时，两个人还轮不到一张床，侧着身子还挤，真是苦不堪言。到第15天，他的臀部磨出了血，血和短裤、内裤、毛裤粘在一起，痛苦异常，解手时得一点点小心的撕开。再加上还吃不饱，赵焕珍被折磨得体质极为虚弱，体重都迅速下降。一月后，赵焕珍被分到队里進行劳役折磨。

2001年6月17日，赵焕珍被送到了六大队严管班攻坚。攻坚组恶警王英、韩东起等，逼迫他写所谓的“四书”放弃修炼大法，晚上整宿不让睡觉。第二天下午，恶警王英让赵焕珍念诬蔑大法和师父的书，遭到拒绝，恶警就用电棍电，一根没电了，又找了两根高伏的，电他的颈部、下身、大腿内侧，还击打，直到把他击打得头栽到了地上……

2002年6月2日，赵焕珍再次被送到了严管班攻坚，恶警刘福星，见赵不放弃信仰，就暗示犯人赵志军 等三人对他拳打脚踢，直到把他打得起不来。恶警还不甘心， 6个人一起上，手拿电棍同时电击，到了晚上，还是不让睡觉……就这样过了恐怖的6个月。

2003年6月20日，劳教所以抗“萨斯病”的名义把赵焕珍等4名法轮功学员关進了严管班。早上5点开始就坐班，眼睛要目视前方看播出的诬陷大法的节目。早晚饭各一个小馒头，中午两个，每天的供水不足一杯。6、7、8月份的唐山天气极为闷热，到了晚上，睡觉时人挨人，人挤人，实在难以入睡，真是度日如年。

到了9月下旬，赵焕珍身体每况愈下。先是大小便失禁，持续20多天解不下大便，继而肛门开始感染，发烧达39度多，恶警每次只给一片退烧药了事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恶警张景敏（音）还让赵焕珍坐板。直到赵焕珍不能進食水的第三天，恶警才勉强同意去医院检查，医院确诊为肛周肿胀，需要输液、导尿、洗肠。回所后，恶警高海只让导尿、洗肠，不给输液，一直高烧不退。到了第4天，肛门肿起老高。医院检查后要求住院治疗。恶警王玉林 谎称没人看护，要求大夫只给插导尿管。到了第五天，赵焕珍既不能吃饭喝水，又不能大小便，生命垂危。恶警怕担责任，就偷偷的把他送到家门口，在家人还不知道的情况下，匆匆跑了。家人出来一看，人已奄奄一息的了，连忙送医院抢救。医院确诊为化脓性肛周肿胀、兼睾丸坏死性溃烂。从肛门边烂進一个坑，一直烂到睾丸，睾丸的外皮已烂掉一大块。据主治医师讲，他从医20多年来从没见过这么重的此类病症，再晚两天命就没了。先后做了三处大手术（光住院费就花了2万来元），赵焕珍人虽活了下来，却留下了永久的残疾。

【青龙县】法轮功学员遭酷刑致残案例

◇殷桂华，男，46岁，青龙县朱丈子乡卧龙池村王寺沟人。

2000年8月4日，殷桂华去信访办上访，被青龙县公安局绑架到本县看守所，经常被毒打，非人折磨，77天后，2001年5月被强行送至洗脑班迫害，后走脱，才免遭迫害。

2002年 5月9日，秦皇岛市公交分局恶警田佩春等六名警察，到青龙县城强行绑架了殷桂华，上背铐，象装货物一样将殷桂华塞入轿车后备箱。在广莱山脚下石场河滩边，几名恶警同时对殷桂华施暴，围观群众均怒目而视，恶警怕引起公愤才罢手，把殷桂华塞進后备箱。车开至无人的山谷里，恶警扒光殷桂华的衣服，用扒下来的衣服蒙着殷桂华的头，恶警用警绳将殷桂华捆住后毒打，打的遍体血迹斑斑，接着又用石块击打殷桂华全身，用一种长有坚硬毒刺的木枝在殷桂华身上狂抽乱打，痛的殷桂华死去活来，之后又把他扔進车的后备箱，，关進秦皇岛市公交分局，殷桂华身上带的1880元现金被抢走。

在公交分局，恶警把殷桂华关在二楼，铐在电椅上，二十四小时轮班折磨，所用刑具有电棍、胶皮棍、铁钉等，殷桂华被杀绳三次，生殖器被电击，铁钉刺身、木棍打折成数节，身上伤痕至今可见。这样折磨五天后，殷桂华被非法关押到秦市第一看守所。

在看守所，在狱警指使下，监室内的刑事犯用自来水管冷水浇了殷桂华长达5、6个小时。因为多次酷刑折磨，殷桂华双手、上肢被打得不能动，恶徒仍强制殷桂华擦地，值班、出操、背监规，稍有差错，号长（犯人头）就指使犯人一起毒打，每天都是如此重复，殷桂华被打晕倒在地数次，时间长达55天。

2002年7月4日殷桂华被非法劳教三年，关押到唐山市荷花坑劳教所。在六大队“一進班”，每天早5点30起床，必须坐在很窄的小凳子上，坐班长达15、16个小时，坐的姿势相当残酷，要头正颈直，目视前方，双手背后，两臂后张，十指交差，手心朝上，两脚垂直，形若木桩，静坐反思，不准乱晃，中间三次吃饭，每次来回不到十分钟的时间，时间长了下身都坐烂了，晚上睡觉裤子都难脱下，血、烂肉和衣服粘在一起。7 月4日、5日，晚上不让殷桂华睡觉，白天恶人徐金柱 等人用木棍、板凳，不管头部、身上乱踢乱打，打得血流满面。一个月后，殷桂华被强行关進小号，后又送到二大队长期派两个刑事犯看管。

2003年5月底，殷桂华又被送進六大队“一進班”强制坐班50多天，经常遭到值班黄永新 等人体罚毒打。8月1日，劳教所成立专管大队，又把殷桂华调進“一進班”坐班。因长期坐班，压迫腿神经，致使双脚麻木，小腿肌肉萎缩，多次晕倒。

法轮功学员遭酷刑致残的还有：

海港区◇孙淑芹、孙章柱、曹桂芳、殷荣志、杨玉珠

卢龙县◇付英宝、刘凤英

山海关区◇高淑玲

